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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部疏》

【311】
第一一八 呼吸念經疏
 (Mò.ii,pp.311~5.)

    「先前（pubbena）」──為奪詞的具格。而所說的「比更（aparaü visesaü）」是與先前字的殊勝之境（做比較），所以說：「從圓滿戒等」。

    「滿意（àraddho）」──依所教導的修行而滿意。

    只（獲得）該禪那、毘婆舍那、（禪）相，而未到達在（佛）教出家入得殊勝的意趣，而說：「未到達的阿羅漢位（appattassa arahattassa）」。

    「口木底（komudã）」──即有白睡蓮的。據說當時有白睡蓮（花）盛開，因此說：「有白睡蓮（kumuda）（花的盛開，所以稱為）為口木底（komudã）」。通稱的諸白睡蓮；只是諸白睡蓮為諸白睡蓮，而有那些（白睡蓮）為「口木底（komudã ）」。

    「自恣的攝益（pavàraõasaïgahaü）」──在舉行了大自恣後而攝益應來的。

    「致力於毘婆舍那者（àraddhavipassakassa）」──即已開始（修習）毘婆舍那者在增長、努力於毘婆舍那後的毘婆舍那（修行）者。

    「諸比丘將來到這裡（bhikkhå idha osarissanti）」──在住了雨安居，舉行了自恣的儀式而意向於：「我們將禮敬世尊」、「我們將清淨（我們的）業處」，以及「我們將報告所獲得的殊勝」。

    「這些比丘（ime bhikkhå）」──即止觀還弱的比丘們。

    「他們將無法生起殊勝（之法）（visesaü nibbattetuü na sakkhissanti）」──由於無法獲得適宜的住處等。

    「沒有障礙（apalibuddhaü）」──即沒有其他苦惱。

    「不得取（佔用）他（們）的住處（senàsanaü gahetuü na labhanti）」──由於在雨安居中的情況。

    「即使才布施一位（比丘），也就成了布施一切（的比丘僧）（ekassa dinnopi sabbesaü dinnoyeva hoti）」，因此當他們每聽到了，只在住了一個月之後才進入（舍衛城）。

    「值得即適當的（alanti yuttaü）」──即適宜的之意。如在能夠厭離等。

    能夠用來裝糧食的袋子為「肩袋（puñosaü）」，把``a''字改成``o''字後，而說成：「旅途資糧（pàtheyyaü）」。

    「毘婆舍那而說的（vipassanà kathità）」──只是以無常想為首來修習毘婆舍那而說的，並不是只以無常隨觀而能成就毘婆舍那的作用。

    「眾多比丘（bahå bhikkhå）」──由於他們喜樂於詳細的趣，所以說：「因此（tasmà）」。 

    「一切處（sabbattha）」──【312】即在一切段落。

    即使在「因此，諸比丘，比丘隨觀受」等，以所說的體驗喜等來隨觀受，所以說：「關於樂受而說（sukhavedanaü sandhàyetaü vuttaü）」。

    以所說的修習念處的作意為：「完全地作意（sàdhukaü manasikàraü） 」。

    「此中以想之名的慧而說的（sa¤¤ànàmena pa¤¤à vuttà）」──為他們的加行性。

    「以作意之名的受而說的（manasikàranàmena vedanà vuttà）」──即以修習的積習對所緣的作意後。

    所說的：「除了尋和伺外（vitakkavicàre ñhapetvà）」──即它們的語行。

    「即使如此存在之時（evaü santepi）」──即使假如以屬於作意的而說「作意」，如此存在之時並沒有與受隨觀結合，而是以呼吸為所緣。

    「事物（vatthuü）」──即樂等受所轉起處的事物（或）所緣的具體化，所以他領受到受。顯示此：以見到受一邊的情況與對該受隨觀相結合之意。

    「該（etassa）」──即隨修的。

    「從所緣和從不癡（àrammaõato asammohato ca）」，是在顯示關於所說的「兩種方式（dvãhàkàrehi）」而說的。

    「有喜的兩種禪（sappãtike dve jhàne）」──順次地進入俱有喜的初和第二禪。「在入（定）的剎那（samàpattikkhaõe）」──即在進入（禪定）的剎那。「由於獲得禪那（jhànapañilàbhena）」──即以具有禪那的狀態。「從所緣（àrammaõato）」──即以所緣為首而屬於禪那的彼所緣；「而體驗喜（pãti pañisaüvidità hoti）」──即體驗所緣性。就如當要去尋找蛇時，就應當體驗它的洞〔依處〕，在體驗它（蛇）後，再以咒（和）阿甘達（agada）藥力，就容易捉到該（蛇）；同樣地，在體驗喜所依的所緣，在體驗該喜後，就容易執取其自相和共相。

    「在毘婆舍那的剎那（vipassanàkkhaõe）」──在見到由毘婆舍那慧的前行和道慧的差別之剎那。「而通達相（lakkhaõapañivedhà）」──通達喜的自相和共相。凡在了知了喜的差別和共通相而成為確實地了知，因此說：「從不癡而體驗喜（asammohato pãti pañisaüvidità hoti）」。

    現在由於在解說巴利（聖典）的該義，所以說：「這即是所說的（vuttampi cetaü）」等。此中，「吸氣長（dãghaü assàsavasena）」──為長的吸氣為所緣的情況。「了知心專一、不散亂（cittassa ekaggataü avikkhepaü pajànato）」──在獲得屬於禪那的不散亂時，【313】以慧而了知該相應的心一境性。就如體驗了所緣為首的喜；同樣地，他了知了以所緣為首的該相應法。「現起正念（sati upaññhità hoti）」即在現起了與禪那相應的長吸氣為正念的所緣；即使在現起了以所緣為首的禪那，也只是此名。「由於那念（tàya satiyà）」──如此現起了如所說的該念及那智而善體驗所緣的彼所緣為：「體驗該喜（sà pãti pañisaüvidità hoti）」。

    「其餘的句（avasesapadànipi）」──即「呼氣長」等句。如此則能顯示在《無礙解（道）》所說之義與此經相結合。「如此（iti）」等所說的。 如此只就如由獲得禪那，而從所緣而體驗了喜、樂（和）心行。以此結合從可以獲得的作意，從獲得而說：「獲得與禪那相應稱為作意的受（jhànasampayutte vedanàsaïkhàtamanasikàrapañilàbhena）」。

    「呼吸的禪相（assàsapassàsanimittaü）」──即獲得依於呼吸的似相為所緣；在轉起現起了正念和正知後，而體驗了以所緣為首的彼所緣，此則成為於心隨觀心。由於如此心隨觀也只是由正念和正知的力量，因此說：「並沒有（na hi）」等。

    以此捨斷或者自己捨斷為「所斷（pahànaü）」智。「以憂而顯示瞋恚蓋（domanassavasena byàpàdanãvaraõaü dassitaü）」──即從其一義〔同義〕的情況。

    「該（tassa）」──即（五）蓋節。「斷智（pahànakara¤àõaü）」──即捨斷智。「相續的毘婆舍那（vipassanàparamparaü）」──以順次的毘婆舍那而說。    

    「修行止者（samathapañipannaü）」──對修行中立止（禪）相的心之（中）捨。「從一邊現起（ekato upaññhànaü）」──離去相對邊一性〔單一狀態〕的現起。「有俱生的捨（sahajàtànaü ajjhupekkhanà hoti）」──不從事策勵、抑制或使喜悦，而對諸所緣的中捨；即以：「凡當捨斷所現起者時，而獲得捨」，如此轉起所說的中捨而行道。「（不）只是在蓋等法（kevalaü nãvaraõàdidhamme ）」──見了只是捨斷蓋等法，或者確實以慧見了那些捨斷智而成為中捨；這即是世尊所說的：「諸比丘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。(ma. ni. 1.240)」

    「他以無常等【314】而審察（aniccàdivasena pavicinati）」──即他以無常等方式而審察、視察。「無染著的（niràmisà）」──即沒有煩惱染著的。

    「止息了身、心的不安（kàyikacetasikadarathapañippassaddhiyà）」──即身、心到達善的狀態而已鎮伏住了。

    由諸俱生法以一自性而轉起為：「以俱生的捨而成為捨（sahajàta-ajjhupekkhanàya ajjhupekkhità hoti）」。

    在那身轉起諸身所緣的念為前分的念覺支；其餘的也是此種方法。

    當生起了喜俱的心而接近、執著（與）懈怠，從此就退卻、超過（與）掉舉；當沒有那兩者時，由覺支成為捨的狀態而「不退卻、不超過之中性行相性（anosakkana-anativattanasaïkhàtà majjhattàkàratà）」。

    而現在的「就如（yatheva hi）」等只是以其中性行相的譬喻來說明。「或鞭打之（tudanaü và）」──即以鞭（打之）。「或勒住馬（àkaóóhanaü và）」──即以（馬）繩（勒住馬）。「不會（natthi）」──即沒有所應做的。

    「（每）一心剎那（ekacittakkhaõikà）」──即以毘婆舍那所俱生的每一個心。「各種作用（與）相（nànàrasalakkhaõà）」──即各種作用和各種自性。

    「只是所說之義（vuttatthàneva）」──即在《一切漏經》註釋（所提到的）(ma. ni. aññha. 27)：轉起在呼吸所緣反覆〔每當生起〕的念，而取以所緣為首的彼所緣諸法；而該一相續世間心所相應的為「世間的（lokiyà）」；在增長它們時，即圓滿世間的四種念處。

    「明、解脫、果（與）涅槃（vijjàvimuttiphalanibbànaü）」──當知那些諸解脫果的狀態為煩惱涅槃；而只以證得不死大涅槃的諸明、解脫為如此所說所當證得的。而使所緣圓滿的也只是由於不死（涅槃）的威力。

    在此經即使談論了世間的覺支，到此也取了出世間的（覺支）；而「由世間而來之處為世間論（iti lokiyassa àgataññhàne lokiyaü kathitaü）」義的解釋為在註釋書所談論的。

    「長老（thero）」──即是大護法長老。

    「如此為異處〔有不同的解釋方式〕（a¤¤attha evaü hoti）」──在不同的諸世間、出世間法以不同的方法，在所引的經是如此地取為世間的；而在此當說取出世間的。

    「是在後（句）而來的（lokuttaraü upari àgataü）」──即「圓滿明（與）解脫」，如此在後（句）即取說為出世間的；因此，當說只有世間的覺支為圓滿明（與）解脫，【315】而取了由取明為出世間的覺支；因此，在此當取長老所說之義。其餘所說的方法只是容易了解的。

呼吸經疏 闡明縮義已結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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